「臺灣生活‧同志觀點」閱讀資料
我的班長

阿毛入伍前超級緊張，一直擔心去當兵會死掉，擔心軍中的不人道對待，不喜歡軍中的陽剛文化。眾多已當過兵的男同志朋友，輪番上陣安撫阿毛，其實當兵沒有這麼可怕，很多人到軍中一下子就找到一樣是同志的好朋友，很多男同志在退伍之後，更與這些軍中同梯交成莫逆之交。別忘了，十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是男同志，同志當兵並不孤單。

果然，阿毛入伍才兩天，就被「認親」了，有同志班長主動來問他：「你有『逼（BF，男同志伴侶）』嗎？」阿毛僅微笑默認。這個班長很有趣，只要同志雷達大響，就會主動偷偷拉到旁邊問有沒有男朋友。如果回答「沒有」，表示這位弟兄聽得懂「逼」是什麼意思，要不是同志，至少也會是較熟悉同志文化的同袍。

上次班長也問一位排長這個問題：「你有『逼』嗎？」排長不是同志，搞不清楚什麼意思，傻著一愣，回答：「你是問我有沒有『筆』嗎？」然後從口袋掏出筆來，交給班長。不了解同志術語的人，往往會用自己的方式猜測、重新譯讀所聽到的聲音，又不致於使個人同志身份曝光。

班長運用自己的位置，藉由同志術語，了解對方是不是同志，在軍中找到自己的伙伴。班長還會給同志弟兄彼此引介，雖然軍中的行程緊湊，沒有機會交談，但見到面，總有看到自己人的感覺，總是特別安心。

阿毛在軍中是打飯班，負責飯前分配飯菜的工作，以及飯後洗餐盤碗。打飯班要比其他班隊更早到餐廳，也更晚離開。因此，不只得早起、休息時間較短，常常上課上得比別人少，很多訊息與訓練沒有參與到，因此也較容易出錯，常常被罵。但一起打飯的時候，大家偶有機會可以講講話，聊聊天。

這天班長特別體貼幫班兵很多忙，特別強調雖然自己動作、說話比較陰柔，但也是很「Man」的，一邊強調自己不會想變性，覺得跨性別很噁心。

阿毛聽到班上講這些話，感到矛盾與難過，因為阿毛覺得LGBTQQ都是一家人，都受異性戀霸權所苦，尤其班長不但是同志，還是性別氣質陰柔的男同志，為什麼還要覺得跨性別或變性者是很噁心的呢？應該會更能同理男跨女的跨性別者遇到不友善處境不是嗎？

雖然班長的存在，提供男同志弟兄一個找到同伴的較友善環境，但班長恐跨的言論，再次排除同志社群中的差異。阿毛此時並沒有沉默，而是分享自己有認識男跨女變性的老師，以及有同學的姐姐變性等等的，阿毛強調他們很正常，與一般沒有什麼不一樣。希望這樣的陳述，減少恐跨的氣氛。

當兵半個月，阿毛總算盼到懇親的日子。這段時間長官在宣布懇親相關訊息時，總是提醒新兵們要跟家長及『女朋友』說些什麼。快放假了，長官們提醒新兵們放假時要「安全回報」，也就是在晚上要打電話給班長報平安，如果沒有回家的話也要先跟班長報備。

阿毛這次放假，有一天會到男朋友家住，因此特別跟報備其中一天不住家中，會住朋友家。其他同班弟兄就一直虧他是不是去住女朋友家，讓阿毛不知道怎麼回應，只是沉默以對。尤其是有人開玩笑說：「難不成是去找男朋友？」更使不想出櫃的阿毛不知道要回應些什麼，只能望向班長尷尬地笑一笑。

健保歧視同志不公不義

衛生署推二代健保，照顧家庭，懲罰單身。在同志社群的討論中，再次憤怒指責政府懲罰同志，二代健保照顧的是異性戀家庭，而不是同志家庭。以家戶為單位，是那一種家戶呢？如果三五好友，都聚集在一起登記在同一戶口之下，是否也能獲得保障呢？

衛生署長楊志良表示，二代健保對於多眷口數的家庭是有利的。二代健康既欺負同志伴侶，更欺負單親家庭！一家如果只有一個孩子，單親家庭人數比雙親家庭眷口數必然減一，單親家庭得負擔雙親雙薪家庭的健保費，這是何來的更公平正義的健保改革？尤其是收入總是較低的女性單親家庭，收入既低，還要負擔雙親家庭的健保費用，豈不是雪上加霜。

臺灣已許多同志組成家庭，表面上看起來是「未婚媽媽」問題，事實上想要孩子的同志早已用各種方式生孩子、養孩子。在政府的社會福利照顧政策，及各項社會福利經費補助措施，往往也是優先補助女性單親，忽略「未婚爸爸」的問題，把養育責任加諸在女性身上。

女同志媽媽家庭的收入，相較於異性戀雙親雙薪家庭而言，因為社會對女性就業及薪資的歧視，家庭收入往往比較低。同志家庭在這波健保改革中，衝擊更是大！一家三口的異性戀家庭，負擔一份一家三口的健保費；但一家三口的女同志家庭，卻得負擔一份一家二口的健保費，還得負擔另一份單身健保費！收入最少，繳得最多！

三個交往的同志伴侶，同居互相照顧十餘年，身心健康幸福多，開心歡愉病痛少，卻要繳三份單身健保費！同志家庭理所當然地得負擔社會健康保險責任？

我們都知道現在臺灣社會婚姻制度，並不甚理想。擁有法律上的承諾，但伴侶關係間的承諾卻很脆弱，法律本來就是保障婚姻，不保障幸福。但現有婚姻所帶來的福利與權益，卻比伴侶、共組家庭多又多！只有到面對家庭暴力的時候，我國法律才會保障同居伴侶與同志家庭的權益！

當越來越多同性伴侶選擇同居，選擇長遠互相照顧的親密關係。當社會不教同志如何經營伴侶關係，多年來，同志不容易摸索出一套同性別間，分工較異性戀為平等，提昇生活品質的家庭經營模式。但臺灣社會福利制度，竟依然無視於同志家庭的存在。顯見推動同志伴侶權益勢在必行，不然這些異性戀主政者，只會繼續訂立出一套又一套歧視同志伴侶的法律。

無論是修改民法，直接讓同性可以結婚；另立同志伴侶法，讓同性關係可以用婚姻以外的名義保障伴侶權益；或是以公民結合法、同居伴侶法、共組家庭法，同時保障同性、異性或多重關係的伴侶等。才能免於二代健保的歧視與迫害！

異女過年大不易

是因為長假的關係嗎？總覺得農曆年還是比新年更有「過年」的感覺。

每年12月底，依然忙碌，為了結案、做成果、結帳，為了規劃新年度事務、調整工作，總有一堆為了揮別舊年度、迎接新年度要處理的事。元旦通常都在工作中度過，好像仍不太能休息。

農曆年前，通常在忙寒期營隊，營隊的尾聲，也就是迎接除夕、春節的時候。營隊結束，總有把事情告一段落、喘一口氣的感覺。然後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飯，一邊看春節特別節目，一邊打牌。難得與家人相處，又可以休息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今年過年，「除夕回娘家」難得成為焦點話題。我第一次感受到「除夕回娘家」這個習俗對我產生的衝擊，因為家裡多了一個成員「大嫂」。原本四人剛好的牌搭，也得跟著作一點調整。

說真的，還真有點不習慣，在哥哥與嫂嫂結婚前，不都是各自回娘家嗎？仔細想想，對於「異性伴侶中的男孩」來說，婚前婚後，一直以來就是「除夕回娘家」，根本不用成為「討論的話題」。家中就是多了個自己熟悉的伴侶。

對於「同性伴侶」來說，無論是男同志或女同志，無論在一起幾年，無論有沒有形式上的婚姻，因為無法律上的認可，男男女女雙雙各自乖乖回娘家，好像也滿省事的，難得回家團圓。

未出櫃的同志，只求不要再被逼婚、問有沒有異性交往對象就行了；已出櫃的同志，家人也不用多說什麼，反正對年輕同志來說，上個月早就一起去跨年倒數，不差除夕一天的相處。伴侶間打個電話，傳個簡訊，互相給予祝福，也沒什麼因習俗而起的不悅或霉頭。

但對於「異性伴侶中的女孩」婚前婚後很不一樣，難怪結婚的時候，女方不由得大哭一場，本來可以回娘家，從下一個年度開始，除夕卻得去夫家。在心中掛念著，原本和媽媽與其他家人一起準備年夜飯，今年開始，她們會不會變得更勞累了呢？

在夫家，好像總得幫忙做些什麼，趁機跟夫家的人好好相處，得與平常不熟悉的幾個「家人」好好建立關係。就算有什麼不如意，過年嘛，也不能有什麼脾氣，忍忍就過去了。除夕在夫家過年，同時也在規訓妻子，養成能吞忍委屈的個性，符合社會刻板的女性規範。

近年來，電子媒體在資本與消費主義的推波助瀾下，不斷呈現過年在飯店吃年夜飯的畫面，或是行銷把年夜大餐打包或宅配到家，的確開始讓得負責年夜飯的家庭成員輕鬆點。

隨著經濟發展與臺灣生活型態的轉變，平日克儉克難過日，至少要買件新衣、準備一點豐盛食物過年的故事腳本似乎不再流行了。輕鬆過年，變成現代臺灣家庭的新文化。老媽這幾天也在說，「過年容易過日難」，其實一個晚上過去，過年現在似乎沒有這麼難了，要能把平常的每一天過好，餐餐溫飽、生活有品質，好像比較不容易。

但對「異性伴侶中的女性」而言，只要「嫁」到夫家「作夫家人」的觀念未改變，遠離前半生相互照顧的家人，反而成為另一個家庭的照顧者，過年、過日恐怕都很難。

陽光同志勇闖生涯路
身為同志，不是同志，生涯規劃會因此不同嗎？換個角度想，身為同志，不是同志，生活會有所不同嗎？如果，此時所想的生活，有所不同，看到的生活有所不同，自然對生活、生涯的規劃得有所不同。
生涯規劃就是生活，就是生命，就是人生時間的發展，覺得就是規劃生活，就是活在當下。我想，生涯規劃是在協助我們思考、做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決定。性別／性傾向對個人的影響，可能雲淡風清，可能影響生活層面錯綜複雜。性別／性傾向影響一個人的生涯的多寡，得看自己、社會如何看待個人的性別／性傾向。當我們用很性別中立，或是很性別盲的方式生活，自然覺得，這一切沒有什麼不同，但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
對於變性者來說，生涯規劃中的「財務規劃」變得特別重要，因為得想辦法有財務基礎，才能支持昂貴的性別重建手術的費用。於許多參與社會運動的同志來說，倡議同志平等權益要在生涯中扮演多少角色，如何改變社會制度、文化與氣氛，必須是納入生涯規劃的重要考量，不然總會覺得平常面對各種歧視與不友善，總會覺得是在孤軍奮戰。身為同志，也可以選擇要不要讓「為同志社群付一份心力」成為生涯的志業，或甚至成為職業，像是有些人經營同志友善商店，或投入其他能有助於同志社群生活的社會服務。
我的一名同志同學，很早就自我認同，因此，無論選擇大學或是研究所，都預先打聽該大學科系與系所是否對同志友善，才將這些科系所納入升學的考慮。或是有些人就刻意選擇對同志接納度較高的領域投入，像是人文、藝術、建築、外交等領域。有些同志找工作的時候，也會特別詢問、了解該工作場所是否對同志友善，目前國際上越來越多企業聲稱提供同志員工平等的待遇，同等或更優渥的福利。
買房因為不能像異性戀夫妻一樣擁有平等的貸款權益，許多以家庭為單位的繳費、繳稅也得負擔得比其他人多，因此更要學習財務上的規劃。至於居住在哪呢？有些同志選擇比較同志友善的社區或城市，免於異樣眼光對待，為孩子選擇較同志友善的幼兒園、學校，讓孩子可以安心、健康的成長。對於女同志來說，要自己有孩子比較容易，但對男同志伴侶來說則需更多的準備及規劃。同志身份也影響與原生家庭的關係、親疏遠近，像是什麼時候出櫃？或是永遠不出櫃？伴侶是否與原生家庭同住？
每個人可以透過生涯規劃，幫助自己的夢想有機會實現，幫助自己理想生活能夠實踐，而陽光的出櫃同志，更需要生涯規劃，來換得更舒服自在的人生，或是好好健壯自己的心，安排好休閒活動，讓自己心常自在，以面對隨時都可能無所不在的歧視及不友善對待。
相親假 公然鼓勵異性戀

因應少子化，政府不斷催婚，專案委外辦理公務人員與國營企業異性戀聯誼。國民黨立委林鴻池更提出給適婚公務員放「相親假」的想法，鼓勵公務員多多相親。

內政部舉辦的聯誼活動，更假兩性平權之名，限定大專以上學歷、25至45歲的公務人員才能參加，以兩性平權之名，行學歷歧視、年齡歧視之名。

政府想要孩子想瘋了，只顧催婚，把婚姻與育子連結，鞏固異性戀婚姻。這樣公然鼓勵異性戀的政策，不但排除未婚生子的家庭，更不重視生兒育女後的養育問題。

長期民間團體不斷呼籲政府，改善托育照顧、教育問題，人民自然會想生，政府聽進去了嗎？想要人民結婚生子女，卻忽略公共托育、家庭照顧問題更是國家應當關注的。

上個月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出版《當我們同在一家》一書，整理台灣同志生兒育女的成功經驗，討論同志家庭面臨的問題與處境。同志不是不想婚，而是沒得婚。同志不是沒辦法生，而是缺乏社會的支持，擔心被歧視而不敢生。

上週末臺北方舉行一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爭取同志政策與平等權益。政府能不能也多辦一點同志聯誼，鼓勵同志多生育？而不是拿同志公民繳的稅，給異性戀辦聯誼？

臺灣解嚴以來，各項人權問題逐漸獲得平等的對待，無論是原住民、女性、勞工或新移民權益，都獲得相當程度的資源投入與改善，但對同志歧視與偏見卻仍深刻地存在社會之中。

像是內政部社會司目前提出的性別福利政策，全部只關注在「婦女」身上，性別主流化推動這麼多年，多元性別的概念一直進不去內政部社會福利、社會政策補助的項目，更不利於消弭對跨性別與同性伴侶身份的歧視，無法照顧到因多元性別身份而受到差別待遇的個人。

在性別主流化概念推動的同時，真的要處處都有多元性別的觀點，每一個層面都有性別的思維，而不是二性的思維。政府在擬定每項政策時，都應考量不同性傾向的需求。同志不一定需要獨立的同志政策、同志婚姻法案，若能每項法案、行政命令都納入同志公民作為思考，才是同志真正的福氣。

曾有立委提出荒謬的「同志亡國論」，是對同性伴侶的誤解。同性相愛不但不會亡國，看見社會上的同志，實施對同志友善的人工生殖政策，能讓同志更安心地生下孩子，教育孩子。如果能讓同志領養孩子，更能解決部分異性戀家庭無法妥善照顧孩子的問題，減少社會福利經費的負擔。有好的同志政策，同性伴侶不但能強國，還能富國。

如果真的有相親假，不知道同志公務員能不能也請假去認識同性伴侶？只知道這些單身的聯誼聚會，是否允許公務員也在裡面找尋自己的同性伴侶呢？

老哥婚禮 性別雜記

大我兩歲的老哥要結婚了，等我在百忙中會意過來的時候，已經是訂婚當日的前一晚，老媽反覆叮嚀我該怎麼穿著，讓我覺得很煩。不就穿得人模人樣就好了，為什麼一定要穿西裝、打領帶啊？一輩子沒穿過這些東西，穿西裝、打領帶讓我覺得超嚴謹，感到束縛，一點也不自在。
訂婚是在女方居住地的餐廳，女方的朋友花了很多力氣在整新郎，要讓男方感到把女方追到是不容易的感覺。要男方重演求婚畫面，又跪又喊的，雙方又要在所有親友面前把糖從褲管用嘴往上推，直到領口出來。

其實身為新郎的弟弟，並不喜歡看到這樣的畫面，作為伴侶是要給彼此這樣委屈跟辛苦的嗎？對這樣的婚禮遊戲，我有很大的質疑。又不是藝人上綜藝節目，也許這樣整彼此的感覺，看似「表達愛意」，其實更讓台下的客倌們有「看好戲」的心態。或是結婚就是一場遊戲？

在我決定一擔挑起讓結婚婚宴順利進行的責任之後，服裝問題再次困擾我。不知道有沒有別的衣服可以象徵正式？為什麼男生沒有像女生的正式服裝一樣有這麼多選擇？一定要襯衫、領帶、西裝才正式？可不可穿得女性化一點？露一點？最後在時間緊迫，創意又生不出來的情形下，只能勉強妥協，穿粉紫色的襯衫及比較年輕一點的西裝。

結婚當日上午，姐姐找的伴娘，到新人房後，主動問我關於一樓協會辦公室的事。她說之前在遊行有看到好性會的隊伍，她之前曾帶女朋友給姐姐認識。作為出櫃同志的好處就在這，會有人主動跟我出櫃，只是沒想到在這麼異性戀的婚禮中，伴娘竟然是同志，還主動跟我出櫃，讓我整天參與婚禮自在非常多。

跟著禮車一路丟炮，我也搞不懂為什麼要丟鞭炮，或是理由無法說服我。我們家不太在意這些婚禮習俗，希望一切從簡，但對方則在意禮俗，不同地方婚禮習俗又有點不同。兩家的親戚朋友，尤其是結過婚的，或是長輩，總會互相提醒要注意這個、注意那個。有時候每個人講的還有衝突或不同，那就算了，也不見得都需要照做。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婚宴。這週，我有時候會想，婚宴是為新人的婚禮？還是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們的婚禮？原本新人希望公證，簡單辦一辦就好，後來為了結婚、婚禮，弄了大半年在準備。

婚宴上，兩邊的媽媽與新娘比美。敬酒敬的都是媽媽、爸爸的朋友為多。男方女方比桌數，比帖子，比場面，一點兩家成一家的感覺都沒有，比較像參加家庭競賽。

原本叫老哥的女朋友「姐姐」，現在要改叫「嫂嫂」，讓我們三人都很不自在。我們還是覺得叫「姐姐」比較親，叫「嫂嫂」好生疏，真不有趣，但還是一堆人會糾正我。總之，我們三個人討論過了，還是叫「姐姐」就好。

每次遇到婚禮、婚宴，尤其近年來總讓我感到不自在與緊張，親戚朋友總會問我有沒有女朋友，尤其是明明知道我是同志的親人還故意這樣問，那種感覺更討厭。訂婚時，親友說：「下一個輪到你了」，讓我感到在親友間未出櫃的不自在。但結婚這天，親友說：「下一個輪到你了」，我則歡喜接受，因為心裡想說：「對啊，這代表同志婚姻該通過了，下一個輪到我了。」

和同性伴侶看屋去
自去年我開始有購屋的打算開始，幾位已經置產的學姐，紛紛告誡我「房子要多看」、「房子是要住很久的」、「買房子不能像去賣場一下，看到喜歡就買」，要我早點開始看房子，多看多比較，一方面是了解購屋的資訊，了解不同的屋況與特色，了解不同的建設公司，另一方面則也能在逛屋的過程，了解自己對居住環境的想法與需要，不容易被建設公司或仲介唬得一愣一愣的。
經過七八個月坐而言，總算這週和伴侶起而行，開始看房子了。兩人約好週末一定要行動，不能再只是嘴巴說說，決定先上網看一看，但朋友又說，網路上看和實際看差很多，還是建議我們要實際去走一趟。
星期日上午，我和伴鼓起勇氣走進房屋仲介公司。第一間仲介公司進去，有一位親切的女業務員招待我們，態度非常和善，說明來意後。業務員問我們：「是兄弟嗎？」不是，是要一起買房子的人。業務員毫無掩飾地展露出她訝異的表情，她先是再確認一下我們要一起買房子，問一下屆時房子是同時登記兩個人嗎？會不會有之後產權移轉的問題？對我們交往穩定的同性伴侶來說，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吧！沒什麼選擇吧？
聊一聊買房的想法與規劃後，業務員突然說一句：「你們這樣好像電視劇演的『兩個爸爸』一樣喔！」我回答：「對呀！很不錯吧！」過了一會兒，她又問：「如果未來兩個人都有女朋友怎麼辦？那是不是房間還是2房或3房比較好？」我又回答：「我們沒有這種問題。」但她還是很擔心的說：「未來還是有可能交女朋友啊！」我又回答：「我們沒有這種困擾。」我心想：「哎呀！反正不熟，出櫃好了？還是因為不熟，也不用跟她出櫃咧？我只是來買房的。」真希望仲介是腐女呀！可以更有同志敏感度一點嗎？
後來她順利地找到我們可能喜歡的房子，整體而言，她在過程中親切、友善，雖然她會問一些「女朋友」的問題，讓我們有點尷尬，依然讓我們覺得是個舒服的看屋過程。
反而，第二間進去的房屋仲介，男業務員從頭到尾沒有跟我們討論這些什麼女朋友的事，沒有因為性別因素而產生的尷尬，可說是性別中立的仲介。但他生冷、機械式的介紹、回應，讓我們倆都感覺他對房產的陌生、偽裝自信，反而讓我們很不想再跟這位房屋仲介再接觸。
顯然看屋過程，親切的服務態度、專業的資訊提供與條件配對是最重要的，性別／同志敏感度不致於凌駕於專業服務，依然給我們但如果能有性別／同志敏感度，會讓人有更賓至如歸的感覺。
看了一些房子，看到仲介提供的資料，看到幾乎所有廣告上的物件，幾乎對我們兩個社會新鮮人來說都是「買不起」。又不太可能跟家人住一起，之前和伴住家裡的時候，家人反而得面對鄰居更多的詢問與壓力，我們也許沒什麼出櫃壓力，但家人也需要學習如何面對出櫃的問題吧！
有同事聽到我在看房子，以為我要結婚了，這種以異性戀為中心的結婚買房的文化，對我來說有點陌生，只好再尷尬地一笑回應了。
學校性教育渴望同志
作者：王晧安
參考資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7970
最近有一些社團想在進一步學習「同志性教育」，為什麼要談同志性教育呢？談些什麼呢？為什麼有同志性教育的需求？

有些教育團體談同志性教育，是與同志刻板化連結地談「愛滋防治」，尤其僅關注「男」同性戀的性疾病預防，忽略性議題的複雜與多元面向。另一些同志性教育課程較考慮同志的主體經驗。除了性病防治之外，也談談男同志、女同志性伴侶間的性實務。從氣氛營造、清潔、前戲、安全性行為、如何幫助彼此性高潮，到完事後的調適。

現有的性教育內容，能否滿足同志伴侶呢？而具體談如何使用與選用指套、保險套？何時該採安全性防護？如何使用性玩具？為什麼要用水性潤滑液？除了性病，還有避孕、色情、人工流產、性傾向、宗教、社會文化、資本主義、政治、伴侶間權力關係等議題，現有的同志性教育包括哪些面向？

我們無法否認宗教、社會如何對我們影響。性不是只有性伴侶間自己的私事，在性行為的床上，就是家庭、族群、社會、文化、政治運作的現場。以我自己身為佛教徒為例，佛教的節慾立場影響了我對於性愛的觀點。在做愛的同時，宗教與社會的性道德觀就在現場；一瓶好的水性潤滑液價格如何，容不容易購買與取得，與資本主義市場亦有關係。性教育現場，就是文化的戰場。

性教育缺乏使國民對性感到恐慌。而現有的學校性教育，不但缺乏社會、權力、性別觀點，更缺乏同志的主體性經驗。使目前同志性教育僅盛行於社團裡、非正式教育之中，年輕同志在校園中缺乏體制的支援，忽視同志學生的經驗與需求，同志性教育在學校中是缺乏的。

因此，具有性別平等觀點的性教育要能夠「減低恐同」，要承認同志學生的性教育需求。但校園中不但缺乏性教育，更只重視與生殖的連結、異性戀中心的性教育，同志的性被視為次級的性。像是對於性傾向確定的差別對待，彷彿異性戀在6、7歲就會確定自己的性傾向，而非異性戀就要到18歲甚至更年長才可以被接納是確定自己的性傾向。

異性戀預設的學校性教育與生殖作強烈的連結，同志性教育卻缺乏與生殖的連結，認為同志是無法生育的，弄得好像同志都不孕或不想生孩子，忽略要生小孩其實很容易，養育孩子才真正困難。迴避性實踐與安全性行為話題的同時，卻也把年輕學子養育孩子的困難面也忽略了。如果能讓年輕人瞭解養育子女的辛苦、性病感染後治療過程中需投入的努力，更能提昇從事安全性行為的意願。

在以生理結構取向的性教育內容中，就算有教導如何從事安全性行為，卻沒有教我們如何說服對方使用保險套？常常教我們如何拒絕性誘惑，卻鮮少教導我們如何健康地表達性邀約？性邀約在被拒絕之後，該如何自我調適？甚至，如果要從事一夜情，有哪些行規要注意？如何自我保護與避免傷害別人？或是有沒有更多元的性？

性教育的課該令人感到有興趣的，為何總是上得很不安、無聊？學生在班級中被視為野獸而無法掌控？學校性教育是文化的戰場，應當檢視學校性教育的異性戀中心與同性戀恐懼。學校性教育渴望同志的主體經驗，同志學生更渴望學校重視他們的性教育需求。

同志友善醫療令人期待
有一次，陪朋友一起去看中醫，醫師如往常地為病人把脈，才一會兒，醫師說：「你的子宮不太好喔！」我朋友用他一貫女性化的聲音說：「我是男的啦！沒有子宮。醫師頓時變得非常尷尬。
另一次，我的女同志好友陪我去看醫生，醫生與護理師看我後面跟了一位女生，馬上就問說：「女朋友嗎？」讓我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為什麼一男一女一起看醫生，就預設我們是異性戀伴侶呢？不知道醫生為何要這麼在意陪著來的是姐姐、學姐、女朋友，朋友，還是不只是朋友？
就診時，坐上診療椅，病人總是不容易把自己困擾講得清楚。有次我陪男朋友去看醫生，我跟著進去，醫生剛開始疑惑了一下，護理師還確認我是不是下一位病人？完全沒把我視為家屬，不太喜歡這種感覺。有時候醫生問的問題，男朋友一時答不上來，我也會幫忙回答，醫生說：「哇！你朋友跟你感情真好，這麼了解你的情況。」當然囉！他是我日夕相處的男人，我當然清楚他的情形。
最近，我跟男朋友每週固定到中醫診所回診，醫院裡的護理師、推拿師跟醫師都很熟悉我們一起掛號，一起看診，一起拿藥。有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去複診的時候，他們每個都會問我怎麼另一個人沒一起來，診所的人應該都心照不宣吧！對我們也非常友善。
也許是陪同看診的過程，也許是在病床邊的照護，也許是和同性伴侶一起坐在醫院的侯診區，都希望被身邊的人平等對待，就如同對待異性戀情侶一般。
我一直都相信醫生、護理人員、醫療技術師……等能平等地對待每一個求助者，但表面平等對待、保持中立的背後，是否真的具有同志敏感度、同志友善呢？或只是性傾向盲？沒有注意到同志在醫療過程仍與非同志的經驗、使用語言、生活脈絡的差異？無論從附近找車位、掛號、填資料、體檢、排隊、看診、拿藥、繳費、手術治療或住院，無論是陪伴看診或探病，都希望在醫院能獲得平等的對待，但總不自覺地擔心如果同志身份的曝光，是否會影響到自己使用醫療服務的權益。
我知道在醫護養成教育的過程，並沒有什麼提到多元性別的機會，也不知道醫護人員是否會習得有同志敏感度醫學倫理與醫學教育的在職進修。每次看醫師，仍殷殷期盼著醫療院所是同志友善、同志敏感的，不預設求助者的性別，也不預設求助者的性傾向。
甚至幻想著，也許這名醫師也是同志，也許那名護理師也是同志，也許那位志工也是同志，也許哪位社工師或心理師也是同志，但，我幾乎沒認識幾位公開身份的同志醫療人員。我想，這些同志的醫療人員也需要被醫療體系看見，也需要肯定具同志身份的健康工作者對促進及維護健康的貢獻。
不只是醫療院所，希望臺灣一直都能有對同志友善的健康政策，在健康決策中都能考量同志伴侶的權益，尤其是探視權；希望臺灣的醫療環境能充分尊重多元性別的就醫權益及自主性，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決策及資源分配，應力求地區、階級、族群、性別、性傾向的平衡，並檢視並改善同志健康醫療污名化、標籤化、性傾向盲的現象，生產更多同志友善健康與醫療服務的研究。這些不會一夕間改變，但，我依然期待著。
同志們一起來生孩子

一個男人的「精子」，除了用以與卵結合之外，可以做什麼用？這不是腦力急轉彎的問題，而是很功能性的問題。像我這樣的一個生理男性，有個穩定交往的男性伴侶，若不生育，除了將精子視為性愛過程告一段落的象徵，還有什麼功用？理所當然地視之於無物，隨意丟棄，毫無珍惜之意，埋葬於衛生紙堆中。難不成要把精子拿來食用？加工？發揮其生物特性？

由於男人與男人之間，只有精子，女人與女人之間，只有卵子，同志缺了精子或卵子就生不出孩子。在社會上，往往以為同志伴侶之間不會生小孩，甚至有「同志無後會亡國」的迷思。兩個同性戀人真的就不會想要有孩子？不會生孩子？而且生不出孩子？

直到我去參加拉子媽媽的聚會，這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女同志和我一樣，想要有孩子，甚至很多拉子已經有孩子了！令我欣喜若狂，除了滿足心理認同自己是女同志，能與女同志一起生活、身份上的滿足，更能紮實地想像自己生育子女的可能。

女同志們較男同志在生子議題上具有較大的優勢，因為女人不但有卵子，並且有子宮！只要取得精子，就能讓自己生。因此，有拉媽如此實踐：找到適合的對象，邀請他到隔壁房間自慰收集精子，然後再將新鮮的精子，伴隨愉悅的心情，藉滴管注入自己的陰道。就此受孕！甚至不用擔心從精子銀行拿出來的精子不夠帥氣，或是不夠高挑。當卵子遇上精子，誰說同志不會生孩子？

在這裡，有自我注射而懷孕的拉子，有離過婚自己帶孩子的拉子，有仍在婚姻中的拉子，有未婚懷孕的拉子，有想要孩子，卻還沒有孩子的拉子。在這充滿想要育子的女同志場合，我不再是我，我也不再是個男人，我的代號變成「精子」。突然覺得自己的精子很有價值，我變成了精子代言人，變成一個會話說的精子，徜徉在一片卵子之中。深刻地感受到「我是同志！我要孩子！」

女同志自我注射生子的例子，令我突發奇想：哪一天我也許會找位關係最好的、想要生育的女同志朋友，把我和男朋友的精子混合，讓她注入體內，不管生出來長什麼樣，都是我們的孩子。

異性戀伴侶一結婚，常一直被提醒什麼時候要生？如果規劃剛結婚的前幾年先不生，還要被懷疑是不是不能生。「同志」，不但會生，而且能生，但不同的是，可以較自在地選擇生或是不生。

我之前的一位男性客座教授，就與他的同性伴侶育有一子，這孩子用的是他伴侶的精子，藉教授妹妹的肚子生出這個與兩人都有血緣關係的孩子。當小孩問起自己是怎麼生出來的，家長都毫不隱瞞，從小就知道自己是怎麼來的。

也有同志是因為家族成員較多，手足生了很多的孩子，便將其中的幾個交由仍單身的姊妹兄弟扶養，這些在社會上看似單身的女人、男人，事實上可能就是同志。過繼的概念背後，雖然多少是有養兒防老的概念，但同時也減少生父生母的扶養負擔，也滿足同志育子的願望。

妳／你想嘗試用什麼方法呢？同志們！一起來生孩子！

思考懷孕的同志青少年──「青少年懷孕」性教育的實施與諮詢要看見LGBTQ?學生的存在

「美好的性，可以為我們帶來喜悅，增進與他人的溝通，也是生命活力的來源；反之，不好的性，卻會對我們造成無窮的傷害。」（劉慧君譯，1998：485）

在《可以真實感受的愛》瑞典性教育教師手冊裡有這麼一段話，在談關於性教育的重要性，性可以為我們帶來喜悦，也可能帶來傷害，這裡特別提到「美好的性，可以增進與他人的溝通，也是生命活力的來源」，這意味著性是一個溝通、互動的過程，也是孕育生命的方式之一。而在與青少年談「性」的時候，在談性愉悅、性滿足的時候、在談具生殖目的性的時候，什麼樣的性為我們帶來喜悅？而什麼樣的性會為我們帶來傷害呢？談「性」的過程中，看似營造成安全的氣氛對話，也得留意不容易看見的「異性戀預設」，覺察是否真的也讓各種性傾向的青少年都能自在地參與其中了呢？本文就是在談在針對青少年做青少年懷孕主題的性教育，或是青少年懷孕諮詢時，應該以多元文化的視野，看見非異性戀青少年，而不再把「LGBTQ?（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and questioning）青少年」排除在性教育空間之外。

青少年懷孕性教育的實施與諮詢要看見「LGBTQ?」
肯定「性就是慾望」（sexuality as desire）的性教育，則使青少年不但學習掌握自我的身體情慾，成為性的享受者，同時也學會如何在性事上有力協商或抗拒，從而發展出比較成熟的人際關係（Fine，1993）。尤其在青少年懷孕的議題上，青少年也要能學會如何面對預期或非預期的懷孕，青少年與其伴侶、家人如何面對其懷孕的歷程，如何決定是否選擇將孩子生下來，是否自行照顧或是選擇出養，為了養育孩子得準備的事情有哪些，當我們不希望非預期的懷孕發生時，我們應該如何採取適當的避孕措施，都是青少年懷孕性教育該處理的重要課題。為了防止非預期的懷孕，是積極給予青少年性教育的理由之一（Jackson，1999）。使青少年有機會為自己做決定與判斷，為自己體會深思熟慮後，負責任地做出明智選擇（Mckay，1998b）。

教育工作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對性教育教材與內容的影響，更要檢視自己的性教育教學存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清楚我們自己是如何透過教育的過程中影響了青少年的性行為與性態度，不僅是在意教學者傳達哪些的知識。

民主的性教育，不能不看見LGBTQ?學生的需求與權益，在充分的資訊與尊重青少年選擇的前提下，提供青少年懷孕性教育與諮詢，仍要留意是否在教育的過程中，傳達強制異性戀的概念，關注不易覺察的異性戀預設，無意地將LGBTQ?青少年排除在課堂之外。「尊重差異」是多元文化的重要關懷，差異在性別的面向上，不只是有男、女之別而已，性慾取向更是一項重要的差異（游美惠，2002：94）。

以國民健康局與診所、醫院合作「幸福９號」的青少年懷孕性教育與諮詢內容為例，常以異性戀作為腳本，傳達青少年男女應如何避孕，及男女雙方如何面對懷孕的考慮與墮胎處理的流程，但也正如游美惠（2002：86）所說，傳統衛教性教育的內容，看似無所不包，狀似自由開明，其實是一種異性戀霸權的論述。衛教體系所提出的性教育，多半是用單一的價值觀、單一的道德角度、單一的人生選擇來塑造性的意識與實踐，使性教育變成標準答案的教育，更是歧視和壓迫的教育，與多元教育的理念相去甚遠（甯應斌、何春蕤，2000：384）。甚至有些性教育論述將同性戀連結到愛滋病、性雜交、性變態，並列為性的社會問題，有意無意的強加不道德污名於同性戀身上，這是另一種「恐同」的論述表徵（游美惠，2002：89）。

學校在實施青少年懷孕性教育時，往往很異性戀中心，有的是在只有女學生上課的護理課中實施，忽略男性的參與，更預設懷孕這樣的事情，只有異性戀女性需要重視，忽略異性戀男性在懷孕與養育子女歷程的參與，更忽略男同志家庭、男同志青少年對於懷孕、擁有子女的期待，或忽略雙性戀同志懷孕時，可能要面對同性伴侶之間複雜的關係，也就是雙性戀同志懷孕，不代表她要與異性伴侶共同面對懷孕這件事，與她共同面對的有可能是同性伴侶。性別區隔的教育措施是在一個完全無思（unthought）的層次上，常常會肯定異性戀中心的性意識，根本上就假定同性戀的不存在，這就是一種異性戀教育的隱藏課程（甯應斌、何春蕤，2000：378）。我們怎麼能忽視LGBTQ?青少年對於孕育子女的需求呢？

Mariamne Whatley（1989，引自Trudell，1992）曾指出，一個性別平等的性教育目標應包含「呈現性行為多種可能的形式」及「非除異性戀預設」。在以往談到青少年懷孕的時候，同志往往很少被提及，雖然同性性行為不會讓青少年懷孕，但不能忽略的是，同志仍有懷孕的機會與可能。臺灣的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就是由已有子女的同志家長及想要養育子女的同志所共同組成，直接教育女同志透過人工生殖、自行注射的方式懷孕，LGBTQ?青少年能透過一些自行注射的方法選擇懷孕，性教育與諮詢環境是否提供LGBTQ?青少年友善的教育、諮詢環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令人擔心的是，異性戀中心的性別腳本，常將恐同症內化於自己的性刺激和慾望之中（Sapon-Shevin & Goodman，1992）。這將忽略LGBTQ?青少年知的權益，就是直接忽視LGBTQ?的存在，這樣的恐同氣氛將使LGBTQ?青少年感到不自在，甚至可能降低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更未能使青少年透過教育發展更好的未來，枉顧青少年LGBTQ?學生的權益。Earls、Fraser及Sumpter（1992）認為性教育必須建立在年輕人的利益之上，從學生的生活腳本中浮現出來。青少年懷孕的性教育，更要平均地建立在各種性傾向的青少年學生身上，呈現各種性傾向青少年懷孕的可能性與經驗。

另外，澳洲學者Connell（1996，引自游美惠，2002），指出性教育工作者常不加以反省就以異性戀中心來預設並詮釋學生的情慾。在做青少年懷孕性教育或諮詢時，要特別留意，不應不加反省地預設來課室裡的青少年，或尋求諮詢的青少年都是異性戀。

包含民主價值與多元文化敏感度的性教育與諮詢

正因為性教育很難不受意識形態所影響，培養公民的民主教育便顯得重要，我們要培養具獨立思考與批判意識的青年公民，從民主價值觀做為起點，保持應有的尊重，鼓勵去思考與理解我們文化中性傾向的各種思想觀點，而不去剝奪個人的權利，以及信仰的自由（McKay，1998d）。性議題已不再沉默，我們現在必須努力的是以健康、坦承的方式來談性，並且關注到性本身的多元以及流動性，以一種批判性的觀點來檢視過去對於性以及性別的單一認知（Sears，1992）。教育工作者應培養民主價值、多元文化敏感度、批判性思考，以尊重到不同性傾向的青少年，都能充份獲得青少年懷孕性教育與諮詢的服務。當青少年有性議題困擾求助時，應該使青少年自身能充分參與，包括釐清自己的問題、設計解決問題的計畫，並由周圍的知己、朋友、教師、父母、可信任的人做為協助者，建立社群網絡的支持（Lee & Berman，1992）。適當運用青少年在人際上的資源，減少青少年問題對個人心理層面所帶來的壓力與負面影響。

性教育教導學生性的多樣貌並接納個人對於性的想像以及活動，對青少年傳遞多元的性表達以及性認同，挑戰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性和性別概念（Sears，1992）。看見LGBTQ?青少年的性教育，有助於異性戀學生認識性的多樣性，增進對性的認識與想像，更能直接增進LGBTQ?青少年對自我性身份的認同，營造同志友善的教育環境。性教育不只是性慾與衛教的課程，也不是「說不」的性尊重課程，性教育更重要的是能藉由探索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性別認同，幫助個人連結個人與政治，並在過程中探索社會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運作過程（Sears，1992）。

多元態度的性教育肯定「性」的正面價值，同時教導青少年避免不宜的性分享（inappropriate sexual sharing）以及危險性行為（McKay，1998c）。青少年有權利知道關於懷孕與性帶來的美好，對有權利知道懷孕與性可能帶來的傷害，並學習如何去避免傷害自己與他人，同時不能忽略LGBTQ?青少年的存在，正視同性情慾的價值，更有助於避免性傾向間的歧視與傷害。我們亟需建構符合多元文化的性教育，在內容上要有不迴避價值衝突與爭議的多元文化教育，形式上則是開放多元民主、實用取向，以師生經驗為出發點的教學空間（甯應斌、何春蕤，2000：395-396）。民主的性教育課程目標，是使學生在民主社會中思考不同道德立場的差異，倡導及尊重同性戀者的權益，而非讓性教育默默成為強加或抵制關於同性戀行為道德立場的機器（McKay，1998a：159）。青少年懷孕主題的性教育實施與諮詢，要能認識限制性的及自由寬容的意識形態對性教育內容與性教育施行對青少年的影響，更要看見LGBTQ?學生的存在，以民主精神、多元文化敏感的態度，積極營造性別友善、同志友善的教育環境，批判過去性別區隔、異性戀預設、僵化的性別概念，使所有青少年都能在充分資訊的條件下，為懷孕與性問題做出適合自己性決定與選擇。
